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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路簿》可待挖掘的价值还很多。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我们最早是在整理南海诸
岛地名资料时，逐渐开始了解并
研究《更路簿》的。”提及与《更路
簿》的缘分，海南大学教授周伟
民坦言，较早一批《更路簿》研究
者大多是从地名学、历史学的角
度去解读。

11月19日，在“更路簿”暨
第二届海洋文化研讨会上，当看
到一些学者开始从航海史学、国
际法、人文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
度研读《更路簿》时，一些老学者
耳目一新，与会的台湾学者也不
禁感慨——“没想到对《更路簿》
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如此程度。”

论剑博鳌
学者百家争鸣各显神通

关于《更路簿》的定义，自上
世纪七十年代起，便各有说法，
诸如南海渔民的“指南针”“护身
符”“航行指南”“航海手册”“航
海日志”“南海百科全书”“南海
天书”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11月19日，省内外百余名专
家学者共聚博鳌潭门小镇，一起
从各自研究领域探讨如何理解
《更路簿》。除了常见的历史学角
度，地理学家探讨了古代南海地
图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了南海的
季风和海流规律；宗教学专家探
讨了古代的南海海神信仰文化，
如108兄弟公信仰、泉州通远王
信仰等；信息和新闻专业的专家
探讨了《更路簿》的数字化应用和
南海海洋文化媒介传播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们探讨了
海南临高古代造船技艺、《更路
簿》的保护与传承、疍家民俗文
化；学者郑庆杨和杨卫平还从海
南方言的视角探讨了海南渔民对
于南海岛礁的命名来历等。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更路
簿“是海南岛渔民在西南沙群岛
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这一
观点。既是航海指南，大连海事
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孙光圻便从航海史学角度，
分析海南《更路簿》的定位、内涵
和外延以及研究方略。在他看
来，《更路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古代航路指南，南海《更路簿》就
是古代南海航行的《航路指
南》。孙光圻认为从学科序列角
度来讲，它首先应属于交通运输
学的航海学范畴。他建议将《更
路簿》定位在航海学范畴，却也
认可《更路簿》的外延广泛，能与
经济学、政治学、海洋学、文化学
等多学科紧密相联。

而当大家看到海南大学教
授张军军设计的《更路簿》动画
片人设与场景时，一瞬间便能感
受到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更路
簿》的时代已然到来。

哩哩美民歌、疍家咸水歌、
渔女的传统服装……海南渔民
长期以海为生，形成赶海节、开

渔节等独特的民俗活动，这不仅
构成海南岛上一条独特的民俗
文化风景线，从影视传播学的角
度，还可以将这些文化资源深
挖、整理、记录、研究、传承，进行
数字化集群建设。

张军军称，以“海南渔民文
化”作为创作脉络，建立“海南渔
民文化多媒体资源库”，可将以
《更路簿》为主题的动画片等研
究成果上传至互联网，不仅方便
读者观看和阅读，还能加快更路
簿文化的国际性传播。

开拓创新
不忘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虽然《更路簿》研究已成“显
学”，但作为国内较早一批研究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
党委书记李国强认为，想要深度
解读《更路簿》，不仅仅在于角度
多样，更需注重深度。

他直言，从上世纪70年代
《更路簿》手抄本被呈现于世至
今，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走过40
多个年头，学界不能为了迎合热
点，就做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
工作。

对于《更路簿》的研究，国内
早有学者，如韩振华、刘南威、曾
昭璇等老先生，并取得一定的成
果。“我们现在老谈新成果，难道
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研究透
了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振
华等学者早已提出“《水路簿》不
但是一部渔业生产用的航海针
经书，还是一部关于西、南沙群
岛的专门性著作”等观点。并且
进一步指出：各种抄本的《更路
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
本上是正确的，它是海南岛渔民
祖辈在西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
行实践，遗留下来的经验总结。

曾昭璇还将《更路簿》分为
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
两种，认为他所见11种《更路簿》
皆为清代渔民《更路簿》，还明确
指出，“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
路簿》有明显不同。渔民本是只
抄下本船需要的海洋知识（如潮

汐）和更路，而不是整本抄录，如
牵星、山屿、港口、水深等。”

“现在许多所谓的创新，其
实都是过去的‘老成果’。”李国
强认为做学问还是要甘于坐冷
板凳，必须从理论研究本身出
发，遵循学术规律、潜心开展研
究、实事求是地发表观点。在他
看来，《更路簿》植根于南海、依
托于南海，几乎没有哪一种历史
现象与南海联系得如此紧密。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缺失
《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将是不
完整的。”李国强将《更路簿》视
为南海海洋文化中最为华丽的
篇章，并展望道：“在下一步的研
究中，相关专家学者不妨将视线

放低、放宽、放远，勇于开拓、创
新思路，把《更路簿》研究不断引
向深入，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恰逢其时
海南学者述学立著担重任

研讨会上，以李国强为代表
的专家指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
对《更路簿》的认识水平还不高，
许多深层次问题还亟待破解，《更
路簿》的潜在学术价值和在维护
我南海海洋权益中的功能性作
用，还需要不断挖掘、不断提升。

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历史学
系周运中首次公布一些新史料，
帮助我们确凿无疑地证明古代

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唯一主人，
最迟在清代就有中国人每年定
期到南海诸岛从事捕鱼、养鸡、
种薯、建庙等活动；海南大学法
学院教授陈秋云等则通过对《更
路簿》的介绍，进而将《更路簿》
体现的南海渔业行为习惯、历史
和渔业权形成史演进过程进行
描述，从而在逻辑上论证《更路
簿》对历史性捕鱼权的证成，以
期渔民渔业权保护提供理论上
和法律上的支持。

与会专家认为，《更路簿》作
为我国南海历史证据链中具有
独特意义的实物证据，研究方向
应为维护国家应有之权益的志
向而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

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更路

簿》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海南大
学率先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
并牵头组织本次研讨会，可谓恰
逢其时。“中心的成立合乎《更路
簿》研究特有的学术规律，顺应
南海问题理论研究专业化、精细
化的发展趋势，适应我国南海维
权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也体现出
海南大学责无旁贷的责任意识
和担当精神。”李国强说，中国边
疆研究所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
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的良好
协作关系，加大合作与交流力
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与
海南专家学者的协同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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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陪伴许多老船长行
船南海。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